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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帮孩子，没有“名分”

成本、舆论压力又很大

汶上“一元校车”
纠结中前行
本报记者 马辉

在公众还没有将这么多目光聚集到校车身上时，一年多前，来
自汶上县郭楼乡的城乡公交车承包人胡令军和另外9名承包人，便
把目光聚焦在了一群初中生身上，这些孩子乘坐他们驾驶的公交
车上学、放学，仅收取1元钱的乘车费，这一善举被许多媒体称之“一
元校车”。最近校车事件频发，13日，记者赶赴汶上对这些承包人进
行采访，了解10辆“一元校车”的运营情况，发现他们正在纠结中。

三年前，胡令军买了自己的长途客车，并且成为汶上县公交公司“村村通公交”6路车(即
“汶上-阳城煤电”路线)的车队队长.作为司机的胡令军，也经常会在跑车的路上看到那些早
起上学的孩子们，于是便萌生了帮帮这些孩子的念头。

2010年初，胡令军便和队里的队员们商量，一起办个“校车”接送孩子们上学，通过举手
表决的方式，这一想法得到了车队另外9名队员的响应。

2010年9月初，10辆汶上“一元校车”正式开通。凡是在郭楼镇上中学的学生乘车，可享受
一元乘车回家的优惠价，比普通乘客乘车便宜三元钱。至今，汶上“一元校车”已运营了一年
零三个月。

13日下午3点钟左右，济宁汶上汽车
站，两辆(汶上-阳城煤矿)6路城乡公交车
正在等待发车。在其中一辆公交车上，司
机王师傅随手翻看着当天的报纸，而目光
则停在了有关“丰县校车事故”的相关报
道上。

“为孩子做点好事是应该的，但是看
到频发的外地校车事故，真的不知道，自
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该不该再继续坚持
下去。” 说起参与“一元校车”这件事，王
师傅眼神中透出了一丝犹豫。他告诉记
者，不是单纯地心疼油钱，起初做这件事
情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就感觉都是乡
里乡亲的，而且运营的线路正好路过郭楼
二中，顺捎着一些孩子们，赔点钱也是无
所谓了。

“但是现在，感觉这件事情再做下
去有点没有信心了。”王师傅说，核载36

人的车辆，除去驾驶员和售票员，最多
能坐34名乘客，平时由于从起点和终点
拉的很多人都是普通乘客，票价按正常
收取，中途上来几个学生，也不会亏太
多。但是到了周一、三、五轮休时，他们
要在上学、放学的时候专门去走这个路
线，那时，车上基本上坐的都是学生，照
一元的标准收费，这一个来回趟算下
来，光油钱就得花个七八十元，根本没
有利润可言。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承包人也萌
生了一丝退意。他告诉记者，左右他想法
的最大因素是，车上如果拉的全是学生，
性质就变了，虽然他们平时开车都很小
心，但是面临外界对学生乘车如此高的关
注度，他感觉到了无比沉重的压力。“最
近，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安全弦，宁可开得
慢一点，也要保证安全。”

所谓的“一元校车”，在主管部门那里
似乎并没有获得认可。

“虽然他们做的是好事，但是‘校车’
这种称谓本身就不准确。”汶上县客运所
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车辆是属于
客运所管理，中都公司所属，而“一元校
车”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都是属于公司的承
包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这些车辆
不能被称作校车，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份就
是城乡公交车，并不具备校车的资质。作
为城乡公交车，就必须按照班车的班次、
线路和发车时间运营。“他们做的事情，实
质上就是为了方便同乡学生，给予了乘车
的优惠而已。而专程去拉孩子们，这样显
然更不合适。”

“一年多了，这件事情还在坚持着，但
是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一元校车”的

发起者胡令军告诉记者，自己是土生土长
的郭楼镇人，自己这条线路每天都要经过
郭楼镇二中，看着镇上的孩子上学、放学
太难了，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骑自行
车或乘坐黑车，最远的距离长达8公里，路
上很不安全，就是想着给他们提供些方
便。

“由于郭楼镇中学实行寄宿制，初中
生们基本上是一周回趟家，每天也就是有
几十名学生乘坐这条线路。”胡令军对记
者说，事实上，他们虽然在做这件事情，但
是平日里，还是靠日常乘客来盈利。当班
的车主努力干活，挣出来的钱10个人一起
平分。“一趟跑下来，好的时候能挣到150
元左右，一天跑五趟，扣掉管理费和油费，
净利润不超过100元钱。”

“虽然这件事情还在做，但现在还多东
西并不像当初想的那么单纯。”胡令军说。

“初衷很简单，就是想方便这些孩子，
但事实上，有很多东西让我们也心存顾
虑。”胡令军如是说。在运营这一年多的过
程中，胡令军和其他的参与者们所遭遇的
麻烦从未间断过。

首先是竞争带来的麻烦，“我们的车
大，不超载，坐着也舒服，关键是只需要一
块钱车费，这样一来，很多原来生意颇多
的黑校车司机的活儿就少多了。”胡令军
说，在这件事情开始做之后，有时到了学
校门口，便有一些黑车司机拦着孩子们，
不让上车，而且嘴里也是不干不净。

“这些口角摩擦时常会发生，但是我
专门跟线路上的队员们交代了，无论如何
不能跟对方动手，实在不行就打110。”胡
令军对记者说，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本
来做的是好事，就怕他们再冲动。

此外，柴油价格，也是让他们十分头
疼的一件事。胡令军说，今年以来，柴油价
格蹭蹭上涨，从去年的5 . 8元/升涨到了现
在的7 . 8元/升，运营成本也随之提高了。
最近，有一些车主们提出要加价：“从一块
钱加到两块钱，不过我没同意。”胡令军
说，大家说的这个事情我能理解，但是当
初都是举手表决通过的，本身做的是好
事，现在如果涨价，在别人眼中，又成了唯
利是图的人了。

“真的很难。”胡令军说，如今，社会各
界对校车的安全问题都非常关注，由于他
们做的这件事情涉及这个群体，自然也有
不少人的目光在盯着这件事情。“只能做
好，不能做坏，现在还是想着坚持把这件
事做下去，至于以后，真的不知道会怎么
样。”胡令军说。

外地校车频出事
一些司机有退意

本质是城乡公交
“校车”难名正言顺

运营不过一年多
各种烦恼一大箩

汶上“一元校车”的缘起

汶上“1元校车”的运营面临不少尴尬。 本报记者 马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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